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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北岸大剧院松花江北岸大剧院雪景雪景。。 张澍张澍摄摄

雪后戏雪的孩子雪后戏雪的孩子。。张澍张澍摄摄

当我爬到院子中间的时候，才从雪中露出头
来，站起身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雪溜腰深。回头
再看房子，被雪埋得无影无踪。屯子不见了，眼
前一片嶙峋的雪丘。我惊奇之中大声叫道：“好
大的雪呀！”雪的下面竟然传来了回应声：“有人
出去啦？快来人呐！救命啊！快帮我把门打开
吧······”呼救的声音起初来自左邻右舍的位
置，紧接着全屯子到处都有，此起彼伏，不绝于
耳。这就是1983年4月29日，松嫩平原西部的一
场大风雪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这场大风雪也掩
埋了当地所有人关于大雪的记忆，超越了当地有
关大雪的所有记录。巴哈西伯村，我祖祖辈辈生
活的地方，几百户乡亲，我想，我终于有机会给你
们帮大忙了，既然我能出得来，我就有办法让大
家都出来，虽然当时我还仅仅是个小学生。

这场雪，是从 4月 28日下午开始下的，雪花
特别大，飘飘洒洒，柔和而温润。有人说，都开春
儿这么长时间了，下也下不大，下大也站不住，常
言说得好，春雪不过午嘛。4月29日早上，我在大
惑不解中琢磨，按说早就应该到亮天的时间了，
可还是一片昏暗。我听见母亲在外屋用力地推
门声，一边推，一边在说，坏了坏了，门开不开
了。我迅速穿好衣服和鞋子，跑到外屋，弟弟也
跟了出来。

我让母亲躲开，带着弟弟一起冲撞房门，撞
了几下，门才开了巴掌宽的缝儿，就纹丝不动了，
雪太厚了。母亲说回屋去找工具，我则用手快速
地从门缝的上部往屋内扒雪，弟弟在下面扒雪，
门缝儿越来越大了。我渐渐地挤出了房门，大把
大把地扒雪，弟弟不停地把雪扒进屋内。很快，
房门大开了。我定了定方向，猛然扑进雪里，我
判断院子中间的雪不一定有多厚，实在不行，我
就继续向前，摸上柴垛，那上面的雪一定不厚。

冲了几步，就变成了爬，而且呼吸逐渐困难
起来。我一手擎在脑门儿前，一手拍打雪，使面
前有些空间，喘上几口气，就继续爬。这时我听
见母亲在问，你二哥上哪去了？弟弟回答，钻到
雪里去了。母亲就焦急地喊，不行啊，快回来
吧！喊着喊着就变成了哭喊。我一边说着“没事
儿”，一边从雪中爬了出去。

我扯开嗓门儿喊道，都别着急，把雪从门缝
往屋里扒，门就能打开了。真灵，呼救声瞬间停
止了，一定都在扒雪。我在院子和房门之间“扑
腾”了几个来回，房门露了出来，就算开出了

“道”。姥爷找到铁锹，去挨家挨户帮着开门，父
亲也出去帮忙。姥姥开始点火做饭，大哥刚要起
床，妹妹还在睡懒觉。我蹚着雪出去，又喊着告
诉了一些人家开门的方法。

当家家户户的门都打开，雪清理个差不多的
时候，突然有人拍着大腿大呼，完了完了全完了，
大田的苗儿刚出来，这下可毁了！今年的口粮都
别寻思了，等着挨饿吧。有人安慰说，不一定，兴
许禾苗冻不死呢，再说还有组织上呢。吃完早
饭，我带着弟弟妹妹去上学，跋涉到学校附近才
发现，学校“没了”，被雪盖住，变成了“雪山”。没
办法，只好“放假”了。雪还在下，积雪的平均厚
度超过了1米。底层的雪在不断融化，形成水流，
汇集到了低洼处。到了晚上，气温骤降，雪水冻
成了冰。

据《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志》记载，1983
年 4月 28日至 4月 29日，全县遭受历史上罕见
的特大暴风雪袭击，造成交通、通讯、高低压输
电线路中断，停电，停水，致使 6人死亡，倒塌房
屋 295间，冻死大牲畜 4718头（匹），冻死羊 8044
只，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 290万元。不仅如
此，扬水站等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也都悉数毁于
大风雪。

根据后来的估测，这场大风雪的降雪量虽然
很大，但是，单凭降雪的平均厚度，是不可能造成
封屯闭户的后果的。由于大风的缘故，才使得村
屯被大雪吞没。降雪的初期，刮了短时间的南
风，接着就是大北风，房前大量积雪，直至高过房
顶，野外的雪被风吹进屯里，埋没了整个村庄。
大风雪过后，野外的雪层厚度只有30厘米左右。

4·29大风雪堪称松嫩平原气象史上的一个
奇迹，然而，大风雪过后，人们见证了又一个奇
迹。被冰雪“折磨”了好几天的禾苗，不但没有
死，还活得特别有后劲儿。后期播种的庄稼，也
都赶上了几十年不遇的好墒情，加上夏秋两季风
调雨顺，这一年的农业生产竟然取得了少有的大
丰收。于是，人们便忘记了雪灾之痛，说这是“瑞
雪兆丰年”。

那年大风雪
□郑权

东北的大雪东北的大雪。。

历史上，老哈尔滨人习惯地把老城区叫
作“江南”，对面则是“江北”了。开埠百余年
来，江北除了船坞、码头、打鱼场，便是农舍、
乡间和广袤的田野。江岸荆棘丛生，水泡子
多多，自然生态处在最初的原始态。“一江居
中、两岸繁荣”，不经意间，“江北”崛起且形
成“加速度”。如今的“江北”已经成为“哈尔
滨新区”，而且是国家级新区，重点建设项目
如火如荼。特别是“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让独具雄厚冰雪资源的哈
尔滨打出了又一张走向世界的王牌。冰雪
下的江湾湿地，已经成为中外观光客来哈尔
滨赏冰玩雪的必然打卡地。

美丽的太阳岛

这江湾上最美的景致，当属太阳岛，它
与流淌的松花江相生相伴。20世纪 80年代
初，一曲《太阳岛上》，让这个深藏于大江北
岸茂密丛林中的岛屿蜚声中外。如今的太
阳岛不仅有了丰富的内涵，而且有着更广阔
的外延。据说，新的太阳岛辐射面积方圆已
达 80余平方公里。从西南方向的四方台区
域出发，沿滨水大道一路向东北，至新建成
的松浦大桥，绵延几十公里，都揽入了“太
阳”的怀抱。从太阳岛向西，可与呼兰河湿
地以及众多湖泊相拥相接。金河湾湿地公
园、金河湾影视城、“三湖一岛”、哈尔滨文化
中心湿地，还有刚刚建成的江北船坞湿地景
观，一水相连，众星捧月。大雪之下，玉带环
绕，古老的太阳岛愈发年轻，大有天鹅项下

“珍珠”之美。
哈尔滨素有“冰城”之称。但是，冰城的

冬天，不只是有着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
更有着冰雪下的火热，展现着激情与速度。
与太阳岛相毗邻的冰雪大世界，在风雪中英
姿焕发。高耸的塔吊，飘扬的旗帜，轰鸣的
钻机声，搅热了这个初冬，向世人昭示着北
京冬奥之年，这里将掀起更大的冰雪热。有
媒体称，2021第三届哈尔滨松花江冰雪嘉年
华以“快乐冰雪，相约冰城”为主题，总体规
划面积约 140万平方米，秉承着“一条松花
江，两岸风景线”设计理念，充分利用宽阔松
花江面，采用中轴两侧延展、镜像对称布局
方式，着力打造核心娱乐区、趣味活动区、公
益体验区、一站式体验区、机车扩展区五大
功能区、三十余项娱乐项目。

22年前的冬天，喜迎千禧年，哈尔滨松
花江畔建起了第一座“冰雪大世界”。从
此，晶莹、梦幻、浪漫成了这座冰雪王国的
代名词。

20余年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如期履
约。今冬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以天然的
冰体讲述冬奥的故事，借助冰建筑的声光动
感，带你感受冬奥的魅力，深度还原曾经的
冬奥主办国的异域精彩，以六大冬奥主题分
区，献礼2022年北京冬奥会！

约 400米长的大滑梯用一块块冰体浇
筑而成，延续着往年的惊喜，带你感受不一
样的速度与激情；一座 120米高的雪花摩天
轮，将会承载您在 120米的高空中俯瞰整个
江湾，大江两岸的冰雪浪漫与梦幻尽收眼
底；主塔形似冬奥圣火，巍峨耸立、神圣庄
严。冬奥之光，闪耀世界，圣火之巅、激情
相约、欢乐相聚、雪山飞扬，冰城人以火热
的情怀和丰盛的冰雪盛宴献礼 2022年北京
冬奥会。

今冬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不仅艺术观
赏性更佳，视觉震撼性更强，而且出行方式
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哈尔滨地铁2号线从江
南穿越松花江，出入口直接连接着冰雪大世
界的售检票大厅，让所有憧憬着这座童话城
堡的游人一站直达园区，再也不用为交通所
困扰。从报道中看到，冰雪大世界策划了跨
年夜、春节、情人节等多场主题活动，游客在
游览园区景观、畅玩游乐设施之余，还能亲

身感受冬奥项目、参加主题活动，趣味性与
参与感更强。

“松花江水波连波，浪花里飞出欢乐的
歌”。这歌声不仅唱响在江水荡漾的夏季，
而且回响在严寒下的冬天，它没有因为严寒
而褪去青春的活力，而华丽转身有了新的舞
台。

下雪了，起风了。寒风自西伯利亚而
来，江风顺大江狂舞卷起千堆雪。在这风
雪之中，在高空俯瞰，能见到一座巨大的雪
堆造型的建筑物，那就是大剧院了。于2015
年落成的哈尔滨大剧院成为音乐之城的新
地标。其型外观宛如江风削出的雪塑，又如
随风飘舞的绸带，与周围的湿地景观相互映
衬、浑然一体。设计师曾说“它是江北湿地
上的雪堆儿”，当然，也有人称其为“雪山”，
是江北“太阳系”的雪山，白雪皑皑之间，它
隆起在松花江边。

江湾上的新风景

如果说，哈尔滨的“江南”彰显着“东方
小巴黎”的异域风情，那么，“江北”以大剧院
为地标，就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当代范
儿。

雪花飘落。从我看到的方向，墨绿色的
穹顶更像是一个大大的麦克造型，被银白色
的丝绸所缠绕。这个丰富的想象，使我好像
听到了有歌声从那里传出。剧院大大的平
台，是雪花铺就的天然舞台。一位抖音制作
人独自尽享这分宁静。一袭红衣，脚蹬红
靴，蹁跹起舞，喜不自胜：“我爱你塞北的雪，
飘飘洒洒漫山遍野……”

以大剧院为圆心，形成了江湾上又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公
园，秉承了“海绵城市”的生态理念，通过景
观手法修复被江堤隔离的湿地生态，为动
植物的繁殖提供可靠的保障，利用湿地对
城市雨水进行滞留与净化，植物种植乔木
以白桦为主，穿插少量的水曲柳、蒙古栎
等，水植物以荻、千屈菜、芦苇、香蒲等为
主，加之原生态湿地中独有的植物塔头等，
构成湿地公园异常丰富和多样的植物景
观。

蜿蜒迂回的栈道上，铺满了积雪，像一
条条玉带从大剧院主体建筑向四处飘逸。
摄影发烧友依旧是长枪短炮，捕捉最美的瞬
间；垂钓者们凿出一个正方形、圆形或并不
规则的冰窟，怡然自得的等着江鱼上钩；江
湾的水还没有完全结冰，冰带竟活脱地展示
出一个“如意”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给这
美妙的环境以一个最好的注解。一群江鸥
盘旋在空中，时而俯冲下来，直入江水，捕捉
着猎物。这可能是它们在松花江上今冬最
后的觅食。因为，更大的风雪即将到来，江
面会在一夜间完全封冻。这时的孩子们和
这江鸥一样，与雪嬉戏，与严寒为伍。看那，
湿地公园如今成为孩子们的乐园，打爬犁、
打雪仗、滚雪球、抽冰尜、耍雪圈，不亦乐乎；
开心的笑声，回荡在大剧院周边，吸引着欲
飞的江鸥水鸟，放慢了速度，拍打下翅膀，站
立在残荷尖、灌木中，还有那只停泊的小木
船上。

江湾无处不飞花，十里长堤十里歌。
下了一天的大雪，可能是累了。傍晚，

雪停了下来，夜幕降临，华灯绽放。远之四
方台、阳明滩大桥、松花江公路大桥，近在大
剧院、中源大道、东北虎林园，楼下龙江第一
村，再到百年老江桥，远至新松浦大桥，一排
排路灯，一行行冰莹，一条条流线，一道道彩
虹，编织成大江之北最绚烂的色彩。白天很
清晰的路线，怎么到了这时分却迷乱起来。
雪霁晶莹，入坠星海。行驶的车灯，游曳其
中，如流动的音符，穿梭往来，又如织线，编
织着江湾夜幕下最美的色彩。

十冬腊月里的东北，如果不刮上
一两场大烟炮，就等于冬天没有来
过。没有见识过大烟炮，你也就体验
不到什么叫凛冽；没有经历过大烟炮，
你也就不知道什么是数九寒天。

大烟炮，曾经是北方冬季里司空
见惯的一种气象，更是一道奇观。通
常在三九天里，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降完之后，大烟炮就刮起来了。

怒吼的寒风挟持着雪粒子疯狂地
抽打着这个世界。大烟炮像哥斯拉一
样张牙舞爪着膨胀起来，歇斯底里地
嚎叫着，不可一世地咆哮着，无孔不入
地扑向山川，扑向原野，扑向大河，扑
向树木，扑向房屋……仿佛要席卷和
埋藏尘世间的一切。它横着刮，竖着
刮，斜着刮，转着圈儿刮，拧着劲儿刮，
肆无忌惮地刮，直刮得天地间一片迷
茫，混混沌沌，没有了尽头。虽然大烟
炮的阵势看上去有些恐怖，但是在这
样的天气里，偶尔也会碰上一些奇闻
和趣事儿。譬如，有离窝的野鸡出来
打食，被大烟炮刮得晕头转向，无处藏
身，情急之下，就赶紧一头扎进雪窠子
里，尾巴撅在外面，野鸡以为这个姿势
很安全，却让捕猎的人逮个正着。有
的野鸡眼睛被雪面子糊住之后就不停
地流泪，边化边冻，眼睛上就挂着丸子
般大小的冰蛋子，瞅不见路了。翅膀
尖的羽毛上也坠着冰砣子或者是雪块
子，飞得非常吃力，跌跌撞撞着落在庄
户人家的窗台上避风头。过去的东
北，多数人家的窗户都是拿纸糊的。
野鸡嘴尖，用力一戳，窗纸就破了，然
后一头就栽进人家外屋的饭锅里去了
……

大烟炮也是有规律的，差不多刮
上三天就渐渐地销声匿迹了。沉淀下
来的世界澄静而辽阔。放眼一望，山
是白的，树是白的，江河是白的，房屋
也是白的。经历一场大烟炮之后，世
界变得冰清玉洁了。莽莽原野之上，
雪浪此起彼伏，一个紧连着一个。有
人脚上穿着皮乌拉，身上裹着羊皮袄，
手里拎着木棒子在雪原上追狍子。狍
子受到了惊吓，将尾巴上的一撮白毛
扎撒开，亮着白屁股在雪浪里跳跃着
奔逃。雪积得太深了，狍子的四条腿
用力一蹬，雪壳子就托了肚皮。猎人
也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窝子里跋涉
着，追累了，就大喊一声，“狍子！”狍子
听到有人喊它，就停下来，好奇地回头
瞅，像是在捉摸，这大冷的天儿，是谁
在后边喊我啊？趁着狍子一愣神儿的
工夫，猎人一棒子横飞出去，不偏不倚
地就打中了狍子。狍子也会和野鸡一
样，被猎人追得无路可逃的时候，就钻
头不顾腚了，把脑袋插进雪堆里，以为
这样就不会被猎人发现了，因此，被人
们称为“傻狍子”。

大烟炮过后，冬捕的人们扛着冰
镩、拎着铁锹和抄罗子，开始三五成群
地出门活动了。有不怕冷的小孩子脚
蹬乌拉滑子跟在后头，一边溜冰一边
凑热闹。捕鱼人用铁锹将江面上的浮
雪清出来一块，露出冰层，拿冰镩在上
面画出一个圈儿，然后就咔咔地戳
冰。最后，戳开一个冰窟窿，冰层下隐
藏着强大的压力，瞬间就把江水顶上
来了，喷出的水柱里裹着野生的“三花
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接二连三地
跃向半空，场面蔚为壮观。活蹦乱跳
的江鱼落到冰面上，翻腾没几下，身子
就冻挺了。捕鱼人抓紧时机，把抄罗
子伸进冰窟窿里顺着一个方向不停地
搅，又能搅上好多的鱼来。等到了晚
上，还会有挎着筐提着灯笼到江面上
遛鱼的。蹲在冰窟窿边上拿灯笼一
晃，瞄见有鱼奔亮儿游过来，拿瓢就
舀，遛过三五个冰眼，大大小小的鱼就
舀满筐了，回家里让女人拾掇出来，够
全家老小美美地吃上一顿了……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烟炮的气
象奇观，如今在东北也很难遇见了。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的奇闻和趣事儿，也成了更加遥远的
传说。

东北
大烟炮

□张伟东
下雪了，雪

落江湾，天地浑
然。我居临江
高 楼 ，凭 窗 而
立，目之所及，
尽收眼底。既
有 着“ 千 里 冰
封，万里雪飘”
的北国风光辽
阔之感，更把眼
前这一大片江
湾的壮美景色
收入同框。

松花江从
西南而来，向东
北流去。途经
哈尔滨，这精灵
被城市的异域
风情所吸引，不
肯 径 直 而 去 。
数百年来在江
的北岸千折百
回，留下了这道
大大的江湾，冲
刷出一片片湿
地和宽厚的滩
涂。

松花江畔雪景。
张澍张澍摄摄

周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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